
20150620 余杰《刀尖上的中國 》新書座談會@金石堂城中店（黃國昌部分） 

首先謝謝余杰先生的邀請，那余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中國的作家，因此

當初他把書的初稿寄給我的時候，希望我幫忙寫推薦序，我只感覺到一方面很惶

恐，另外一方面很榮幸，那怕沒有辦法把這麼好的一本書用序的方式來推薦給各

位讀者。 

 

不過這本書對我個人而言真的是有相當大的幫助《刀尖上的中國》，那讓我

瞭解到在近代的中國，特別是目前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不管從政治上面、

社會上面以及在人民生活上面的很多層面，當然這樣子說會有一點不好意思，因

為在臺灣這邊所受的教育，其實從小學一直到高中，被灌輸了很多中國的教育內

容，只不過說等到後來年紀大一點，成熟一點，發現原來書本上面所講的內容跟

現實的落差太大了，感覺人生浪費了十幾年去學習了一堆垃圾，那對那種跟客觀

的事實脫節的垃圾資訊是不太容易在人的大腦裡面被儲存住，那所以看了余杰先

生這本書，讓我對中國現在客觀的情況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那老實說我也，剛剛余杰先生所講的說，他可能對中國認為以後走向分裂的

立場提出他個人的看法，那中國未來要怎麼發展，我個人不敢妄言，不過我基本

上面的立場就是尊重中國人民的決定，那我也希望相同的中國人民要記得臺灣人

民有這樣子的雅量，我讓你們中國人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的時候，可能相對的

在面對臺灣的時候，臺灣人的未來要如何來自己加以決定，恐怕應該要給予互惠

的尊重。 

 

那老實說我會滿鼓勵余杰先生，因為對於像我這樣子的一個人來講，我上大

學了以後，可能就開始學習法律的，自己本來專業的那個資訊，那可能對於在歷

史地理以前所接收到的一些錯誤資訊，自己要另外花時間慢慢地把它矯正過來，

那我相信跟我一樣歲數，甚至是比我更年長的人，應該都會有相同的困擾，第一

個最重要的事情是幫余杰先生打書啊，這真的是一本好書，各位今天等下完了以

後要買；那第二個是我可能就請那個，就是請余杰老師慷慨一點，這本書我真的

強烈地建議，把它寄給目前中國國民黨要代表出來參選總統的洪秀柱女士，因為

我相信以洪女士她可能所受的教育，她被荼毒的程度比我還要深，所以導致我最

近有的時候在看洪女士的一些發言的時候，我在想說我是不是回到小學的時候被

灌輸要反共復國，然後零用錢全部都要存下來買飛機、買大砲，我們要解救大陸

苦難的同胞，因為一開始臺灣的立場是所謂武力征服法，就是我們要解救大陸，

那個時候是十億吧，十億的苦難的同胞於…… 



 

(民眾：水深火熱。) 

 

從水深火熱之中(全場笑)把他們解救出來，我那個時候當初，我現在想一想

我們小時候真的是被洗腦洗得有夠嚴重，我不是開玩笑，我那時候真的傻傻的，

就說媽媽好，家裡也不是很有錢，媽媽好不容易給我個零用錢，聽了老師這樣說，

說錢要留下來買飛機大砲，我們要去解救我們的同胞，那個錢就掏出去了。 

 

那這樣子的一種對於過去客觀歷史事實認識的錯誤，或許剛剛大家聽會覺得

很好笑，但是如果把這個錯誤延伸到現代，而且變成是一個國家的政策，那那個

就是深層的悲哀，那當然我們目前在教育上面，最起碼從我們目前的執政黨他們

想要建立的所謂大一統的史觀，跟世界上面大家所認識普遍的事實是不存在，譬

如說從我們政府的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存在，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

個國家，只有一個地方叫中國大陸，那個是一個地區，這樣子的認識我就很擔心

說，未來我們的下一代接受到的這樣教育出去，到國際社會當中如何跟人家相處，

別人可能會覺得臺灣的教育水準怎麼會這麼差，連一些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 

 

當然前一陣子有另外一個笑話是我們的首都是在南京，當然這件事情就讓我

回想，就是說如果真的貫徹始終的話，其實我們現在就不應該稱北京為北京，因

為按照中國國民黨的史觀，應該叫北平，因為在1947還48年的時候，他們已經

把北京更名為北平了，因為那時候遷都到南京去嘛，所以事實上行政院如果可以

再做得更誇張一點，他應該通令全國的媒體新聞報章雜誌，說在我國的觀點下，

北京的這個地名事實上並不存在，那我們以後都要用北平稱之。 

 

當然剛剛所講的這些或許各位聽起來會覺得有一些戲謔，但認真的想一想會

感覺到深層的悲哀跟無比的沉重，我們已經活在一個21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當中，

竟然還會有一個政府想要花國家的資源去洗腦我們的下一代，去繼續灌輸他們跟

世界上面普遍其他人的認知完全脫離的一個狀態。 

 

第二個我事實上想要說的是，其實我看余杰先生在書裡面所描述的在中國的

知識份子，感觸事實上滿深的，那當然我相信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有非常多的種類，

不好把他二分，但是先姑且讓我用兩個截然不同的種類來看，第一個是在我們法

學界，其實在臺灣的法學界也滿有名的，就是應該是北大前法學院的院長朱蘇力

先生，這個朱蘇力先生他在臺灣的法學界，如果提到中國的法學者的話，他算是



一位可以讓大家如雷貫耳的人，畢竟他可能是在中國早期憲法學界的時候算是第

一人。但是他在中國所推動的憲法概念卻是一個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在做服務

的法學理論，那當然我很難想像一個念憲法念到，不要說精通，有一些基本認識

的人會把黨的思想跟黨的主張，跟一個在憲政主義下面憲法的要求，兩個竟然敢

跟它融為一體，這個是很典型的學術為了政治而服務的一種態樣。 

 

那當然這樣子的學者在臺灣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存在著，不過臺灣比較好的

狀態是這樣的學者感覺越來越少，就是在臺灣這邊會去抱政黨的大腿的學者感覺

跟以前比起來相對的在消退當中。 

 

那但是我比較憂心的現象是臺灣的學術界被中國統戰的程度，所謂臺灣的學

術界被中國統戰的程度指的是說，現在有各式各樣就是臺灣跟中國彼此之間用學

術交流當作名義，那兩邊的人員互訪，我基本上認為臺灣跟中國去進行一些有意

義的學術交流，彼此瞭解彼此的看法，我會覺得那是一個相當好的事情，只不過

說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那個感覺就非常的差，所謂感覺就非常的差是說，其實

因為我自己的研究領域跟我發表的作品，我比較多的是用英文在歐洲或在美國發

表，所以我對於跟中國的學者交流一直，不能說沒有那個興趣，就沒有那個機會，

有一次是真的被找去了，被我以前中研院法律所的所長半推半就我就，就被...

就去。 

 

去了以後發現在一個三天兩夜的學術交流活動當中，事實上大概只，嚴格只

開了半天多一點點的會，那就是大家聊聊天，彼此認識一下，其他的行程都是已

經排定好，到各個他們指定好的地點去進行旅遊活動，那這三天兩夜的活動回來，

我想了好久，說我到底去交流了什麼，這個是學術交流活動應該有的常態嗎？結

果我後來再仔細地觀察，原來在臺灣，我們的國家用了不少的資源跟預算，事實

上支持不少這樣子一種，對不起容我用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根本是浪費大家的

時間跟金錢的吃喝玩樂的活動，也開始讓我慢慢去感受到說，中國對臺灣的統戰

是如何的無孔不入。 

 

相對的比起來，其實我覺得在臺灣目前這塊相對自由民主的土壤上面，作為

一個學者，你想要不要被收買，其實沒有太困難，只要有一些基本的堅持就可以

了，因為你不要被收買，你有基本的堅持，其實基本上你的生活還是可以過得不

錯，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對於像余杰這樣子的學者，在中國那樣子的環境之

下，還敢勇於發聲去挑戰那樣子一個殘暴威權的政體，就格外令人佩服，那個真



的是拿著自己的生命跟拿著自己的自由，跟那樣子的強權對抗是很現實要付出代

價的一種勇氣，我個人非常非常的佩服。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對於在中國從事維權活動的學者，或者是在中國主

張中國應該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學者，雖然有的時候我跟他們看法不太一樣，但是

對我來講，因為對於剛剛我所描述的他們那種勇氣的敬佩，讓我有的時候對於他

們其他的一些想法，就不願意因為他們在另外一個問題上面採取另外一種想法而

對他們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我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有一些維權的學者，他們事

實上的想法是說，他是在喊自由民主沒有錯，但是在這個同時他又在喊應該要有

一個大一統的中國，有個大中國的意識，這個對於我作為一個臺灣的學者來講，

委實是難以理解，就是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思想構造會產生說他一方面談自

由民主又談人權，另外一方面那個大中國的意識在他腦袋裡面他又拔不掉。 

 

其實怎麼樣去面對這樣子的學者跟看法，我知道在臺灣的朋友當中，有很多

人有不太一樣的看法，有人認為說自由民主人權如果是我們所相信的最高的價值

的話，對於他們在中國去倡導這樣的活動，我們應該要予以聲援，予以支持，但

是有另外一派的朋友就會認為說，聲援支持他們幹什麼？聲援他們支持他們成功

了以後，他們就要來統一我們了，別人家的事情不要管太多，我們臺灣自己自立

自強，好好的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這件事情會比較重要一點，以我自己接觸

所及，大概臺灣有兩個這種大別不一樣的想法，我很難說哪一種的想法絕對對或

者是絕對錯，但是我特別要把這點指出來是說，余先生的這本書讓我特別佩服的

一個地方是說，他跟那些其他中國的維權人士，其他異議的份子，彼此之間都是

好朋友，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上面，跟他們採取不一樣的看法，他很明白的在書裡

面把它寫出來。 

 

那更令我欣...就是說更讓我欣賞的一種態度，他把它寫出來的時候，他不是

用一種全面否定式批判性的看法在批判這些學者，也就是說他對他們有不一樣的

看法的時候，他在提出來的時候，他在讚美這些異議人士，譬如說像許志永先生

這樣子人士的時候，他不忘對他們批判，但是他在對他們批判的時候，他又不忘

對他們有期許，期許他們在未來，期許他們在未來可能有一些事情再想得更通透

一點的時候，可以能夠理解說，對於臺灣的人而言，臺灣人在中國無理的欺壓下

面，沒有辦法正常的參加國際社會的活動，這件事情本身能夠有重新的想法跟思

考。那余杰先生他這樣子的取徑，這樣子的視野，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欣賞也非

常非常的支持。 



 

最後一個我可能，因為今天這是一個某個程度上是一個交流的活動，所以我

就把我在心裡面有一個很困惑的問題或許把它拋出來，可能等一下不管是主持人

還是余杰老師、另外與談人，可以分享交流一下，我會覺得很困惑的事情是說，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他們為什麼會喜歡臺灣也用一個中國的原則，我的意

思是，如果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真的如同我們現任的總統馬英九先生所講的，一

個中國是各表的話，那我們顯然表的是中華民國，那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一

中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不存在，我完全否定你的存在，這樣子的一

種見解，為什麼會從很多中國人或中國學者的角度，聽起來好像感覺會比較好一

點？不是應該我承認你的存在，最起碼你自己本身的存在這件事情不應該被抹殺，

還是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家心裡想就心知肚明，說你們在講一個中國，在講中

華民國的時候，你們關起門來自己講自己高興就好了，因為只要你承認一個中國，

全世界都承認那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因此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那我會建議就是，中國的朋友或是

來自中國的學者，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如果你真的是這樣想的話，或許不要跟

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一樣虛偽，就講清楚，所謂一個中國就是我中華人民共和

國，沒有你中華民國存在的可能性，那否則的話，你說臺灣的人支持一個中國的

原則，有很多中國人會比較認同這件事情我到今天為止我還比較難以理解，為什

麼我們否定你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這件事情本身，從你們的立場來講是比較

可以接受，謝謝。 

 

(跳下一黃國昌老師片段) 

 

我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會，除了來支持余先生的這本書以外，聽葉浩

老師講，我才知道原來朱雲漢寫了這本書，對於你剛剛所描述的內容我聽了真的

是，聽到下巴快要掉下來，我想說朱雲漢怎麼一個堂堂的政治學學者，在臺灣名

氣這麼大，也是臺灣跟美國在政治學交流過程當中一個，不管喜不喜歡他的言論，

一個領袖型一個領導型的人物，那當然有人說他是學閥啦，這樣形容是不是客觀

我不是很有把握，所以我剛剛聽葉老師這樣講，當然我不是不相信葉老師啦，但

是念書的人總是習慣親眼看到的才是真的，我不會聽一個人講說朱雲漢這樣講就

相信，即使那個人他的可靠性如葉浩老師這樣。 

 

因為我剛好這本書拿來翻，我真的是嚇壞了，中研院的院士怎麼會寫這樣的，



我再另外找時間好好的那個，他說：「兩岸性置入性協調機制及政治菁英的互信

將是維護台海和平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聽起來還ok，「機制與互

信能否進一步鞏固與深化將取決於台灣的民主體制是否日臻成熟。」意思就是說

臺灣的民主體制還不夠成熟，所以兩岸的互信不夠，那他為什麼不說中國的民主

體制根本還沒有開始呢？就是怎麼會這樣子去描述兩岸關係的互信是在看臺灣

的民主夠不夠成熟，那當然從朱老師的眼中，像我們這種人就是暴徒(全場笑)，

導致臺灣的民主沒有辦法走向成熟之路最大的絆腳石，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反省

一下，這本書買我是不會買，我趕快去借來看(黃老師笑)。 

 

回答剛剛您所提出來的問題，你講的觀點我100%贊成，那我也必須要肯定

臺灣有很多學者的確是默默的勇敢的在中國的時候，去把臺灣這邊的一些有關於

自由民主以及真正的法治，不是中國共產黨式的法治還有人權觀，在那邊進行交

流要影響他們，那只不過說現在其實兩邊的關係不是太對等，所謂兩邊的關係不

是太對等就是說，中國那邊來的學者，其實不管是如同像余老師這樣，對於自由

民主有一定的信仰，或者是說就是派來進行統戰的學者，臺灣其實是滿慷慨的，

門戶都開著，歡迎你來，我們對我們自己很有自信，對我們的民主體制有自信，

對我們的思想有自信，所以歡迎來交流，可是中國那邊相對來講，他就比較會採

取兩手策略，有一手策略是說，對於一些壞份子，可能會在裡面散播思想毒素的

人根本就不讓你進去，像我現在根本就進不去中國，我現在是連香港都沒有辦法

去了，香港中國通通都沒有辦法去。 

 

我最後一次進入中國的領土是去澳門，他們那邊辦了一場論壇希望我去，我

去的時候滿感動，因為有中國的去澳門留學的留學生跑來找我，說他翻牆，然後

看網路上面，很關心臺灣在發生的事情，他說他很羨慕臺灣有一個越來越蓬勃的

公民社會，他很希望中國有一天也能夠有這樣子的公民社會，所以從他跟我講的

話當作是一個小小的例子，我其實滿贊成你的觀點，只不過說現在在，我所謂的

兩手策略把持下，就是一手棍子，棍子大概就是打像我這樣的人，另外一手是胡

蘿蔔，胡蘿蔔就是把從臺灣請去的，如果願意為了大一統，中國的前景而做出努

力跟奉獻的，祖國一定會有不錯的回報，所以過去可能到底是，是在真的傳遞我

們這邊自由民主的訊息還是去那邊單純的只是配合當作統戰的工具，可能要看臺

灣自己這邊自己的知識份子願意堅持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剛有另外一個那個觀眾他問的，就剛有另外一個朋友他問的問題說我，他

的意思是我好像怎麼問那麼蠢的問題，不過老實講我心裡面是有答案的，但是對



我自己的答案我留在我心裡，但是我希望拋出來，主要這邊聽聽從中國來的朋友

他們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